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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著盤腿坐在金蒲孤身邊，收拾起割下
的長髮，緩緩地編結成一條辮子，那幾個使
女都不解地望著她的動作！

金蒲孤漸漸地清醒過來，睜目見自己平
臥在地上，正想挺身跳起來，那女子一振手
腕喝道： 「躺著！」

鐵指帶著長長的指甲，直對他的胸口抓
來，大概是想閉住他的將台穴，金蒲孤本能
地一側身於，避開了她的手指，卻不想對方
的動作快的出奇，穴道雖然未劃點中，那銳
利的指甲卻別過他的肩頭，割破了他的衣
服，割破了他肩上一塊浮皮！

金蒲孤低頭一看，破處已有滲的鮮血湧
出，不禁心頭一涼，眼前突感一片黑暗，他
生命已到了盡頭！

這要命的血水症，祇要皮膚上有一點破
損之處，他的血就會不停地流，一直到流乾
為止！普天之下，祇有一個人能為他止血，
那是他的師父的摯友耿不取，可是耿不取現
在不在這兒，他完了！

金蒲孤無懼一死，他知道不管自己多小
心，要想不弄破皮膚是很困難的事，何況自
己又學會了武功介入了多事的江湖，雖然他
隨時都在準備一死，然而死在此時比地以及
這種莫明其妙的情況之下，卻是他難以瞑目
的！

想到這兒。一向堅強的他也忍不住流下

了幾滴無可奈何的英雄虎淚，那女子見他忽
然流淚了，倒是一怔道：

「你這人也是的，我祇是叫你靜靜地躺
一下，並不想要你的命，否則我趁你昏迷的
時候就可以殺你了，你幹嗎要躲呢！而且我
祇誤傷了你一點皮，怎麼你就痛成這個樣
子，連眼淚都掉下來了……」

金蒲孤瞪了她一眼，連話都懶得多說，
閉上雙目，祇想等待一個靜靜的死亡。

那女子見得不到他的回話，也自有點生
氣，但她見到金蒲孤肩上殷紅血跡時，又驚
叫起來道：

「啊呀！我祇輕輕地碰了你一下，你怎
麼傷得這樣厲害，看你這麼雄壯的身材，比
我們女人還要驕弱呢！你別動我給你止血
……」

說著溫柔地用手按他的傷口，金蒲孤一
肚子的怒火再也按捺不住了，厲聲大喝道：
「滾開！」

飛起一腳，正好踢在那女子的小腹上，
由於雙方的距離很近，那女子也想不到他會
釋然發動一時不及防備，被踢個正著，身子
平空朝後跌去，爬起來時，臉色已轉為鐵
青，厲聲道： 「混帳東西，你真不想活了！
」

金蒲孤由於用力之故，血流更速，可是
他咬緊嘴唇，一聲不響，那女子站了片刻，

大概金蒲孤那一腳踢得很重，使她痛得直皺
眉頭，阿芳等女見狀大驚，有四個人搶過來
扶她，阿芳卻怒聲道： 「季姑，這個傢伙簡
直像條瘋狗，你好心替他治傷，他卻對你暗
施偷襲，待婢子結果了他給你出氣……」

說著走過去伸掌待劈，那女子厲聲喝止
擅： 「住手！誰要你多管閒事！」

阿芳征然道： 「季姑……」
那女子寒著臉道： 「我活到這麼大，還

沒有一個男人敢多看我一眼，這匹夫不但割
斷了我的頭髮，還踢了我一腳，我不能叫他
這麼容易死去！」

說著走了過來，提腳就對金蒲孤身上踢
去，金蒲孤已十分虛弱，一點反抗的能力都
沒有，雖然那一腳並不太重，卻也將他踢得
翻了幾個身，肩頭的鮮血噴灑在草上，形成
一條殷紅的血泉！

那女子還想踢第二下，見狀又有點不
忍，戚著雙眉道： 「奇怪1這傢伙的血怎麼
流個不住的……」阿芳見金蒲孤的臉色變為
蒼白，不禁也有點不忍道： 「季姑你剛才一
定傷得他很重，所以他才對你那樣無禮，我
看還是放了他算了！」

那女子立刻搖頭道： 「不行！我絕不饒
地！」阿芳輕歎道： 「那就痛痛快快地給他
一刀，季姑！你的心一向很軟，何必去折磨
一個受傷的人呢……」

那女子想了一下道： 「你先把他的血脈
閉住！」

阿芳立刻上前，連點了全蒲孤身上的幾
處大穴，將他的血脈完全閉塞住了，可是金
蒲孤肩頭的流血並未停止，祇是流勢較緩，
她也奇怪來叫道：

「季站這個人的血脈閉不住，還是在流
呢！」 （一六七）

沒有人和我說話。廚房傳來洗碗盤的聲音，但
沒聽到有人講話。阿島跟那些幫傭的女人應該正在
談論今天的慘案，可能是為了怕惹我不開心，所以
將聲音放得很低，以致於我聽不到她們說話的聲
音。這些人是否也已經逐漸對我產生懷疑了？

我是孤獨的。
沒有一個人是我的朋友，沒有一個人來安慰

我。正當孤獨的感覺佔滿我整個腦海中時，突然有
人看到我的內心深處。

「我是和你站在同一陣線上的。」
並且從後面抱住我的肩膀。
是姐姐春代，姐姐親切地抱著我的肩膀。
「不論別人怎麼講，我們是同一陣線的，請不要

忘了這一點。我相信你，我不但相信你，我也瞭解
你，你不是那麼可怕的人！」

在這個時候，我並沒有空檔去多想其他的
事，祇是像孩子般將頭鑽人姐姐的懷裡。

「姐姐，請告訴我，我現在應該怎麼辦？我不應
該來這裡嗎？若是我不該來，我隨時可以回神戶
去。姐姐，告訴我該怎麼做好嗎？」

姐姐輕輕地撫著我的背，鼓勵我說： 「不要說
這種沒有志氣的話，你是這個家的一份子，理所當
然應該要回來，你一定要繼續留在這裡，」

「可是，姐姐，我來了之後卻發生這麼多可怕
的事情，我真的是連一秒鐘都待不下去了，姐姐，
你告訴我，這些事情是誰做的？而這些又和我有什
麼關係。」

「辰彌！」
姐姐的聲音似乎在顫抖。
「不要去想那些無聊的事，你和那些可怕的事件沒有任何關

連。這件事姐姐很清楚，你怎麼會有機會將藥包掉包呢？你剛到
這裡沒多久呀！」

「可是警察不這麼想，那些人根本就認為我是惡魔！」
「因為這件案子疑點大多了。如果承辦的人鑽牛角尖，就會落

人陷餅中越陷越深，反過來，祇要冷靜下來，讓旁支雜節沉澱下
來，主線就會顯露出來，那麼自然就能解開謎底的。辰彌，不要
悲觀，你絕不可以害怕！」

「姐姐！」
我想要對姐姐說些語，可是喉嚨卻好像被什麼東西卡住似

的，竟然發下出聲音來。
姐姐沉默了片刻後，突然想到什麼似地問道： 「對了，辰

彌，你曾經問我一件很奇妙的事。」
「很奇妙的事。」
「是的，你不是問過我是否有人離開村子到外地去旅行的事

嗎？你為何要問這件事。」
我抬頭望向姐姐，姐姐看起來也有點疲憊，可是眼睛發亮，

似乎對某一事情充滿信心。我立刻將有一個男人到神戶調查我以
往的品行的事告訴她，來找我的律師也不知道對方是什麼人，聽
說是一個看起來像鄉下人的人。

姐姐想了想以後，問我是什麼時候的事。我掐著手指算了算
日期，告訴她大概的日子，姐姐也招著指頭計算天數。突然間，
她好像想起什麼似的，彈了彈手指。 「果然如此，正好是那個時
候！」 （五十四）

因扯他三人近身，附耳低言道： 「老夫帶得金珠古玩頗多，
賢婿們可悄悄去訪覓，趁此未審之時，倘有門路可通，聽憑三位
賢婿主張。」顧躍仙道： 「小婿有一個年伯姓臧，聞他現做塚
宰，小婿一向鄙薄其人，今不得已，待小婿明日去候他，探他與
那楊素交情如何，再作計議。」蔣青巖又取出三位小姐的平安
信，送與華刺史看了，仍帶回與華夫人觀看。

當下他三人一齊別了華刺史，轉到華夫人下處，回覆過了，
吃了酒飯，同回飯店，當夜不提。次日，顧躍仙寫了一個 「年侄
」的名帖，又開了一個極厚的禮單，帶兩個院子相隨，坐了轎，
前往那塚宰衙門前來。

行不半晌，早已到了，祇見那塚宰門首，好生熱鬧，怎見
得，有詞為證：滾滾烏紗滿道，紛紛紫袖排衙。六卿之長勢誰
加，職掌周官最大。有賄貪奸高擢，無錢清正胡拿？陳隋兩代臉
兒花，不畏千秋唾罵。

右調《西江月》顧躍仙見那門首官僚雍塞，祇得分付且將轎
子歇在一邊，待其稍散再去投帖。候了半日，直到傍午，那些官
僚才略略散去。

顧家的院子拿了名帖，帶了一個傳帖的賞封，到門上來投
遞，那把門的官，半晌不睬。這院子將那封兒遞與他，再三相煩
他，然後才去傳稟。

又等了半晌，祇一個聽事官兒出來回道： 「老爺說近日公令
森嚴，不比前朝，一切年家世好，都能相諒，著小官出來，多多
拜上，原帖不收。」顧躍仙聞言，長歎道： 「世事至此，令人髮
指，這老畜生，他祇道他位尊勢大，吞不知愧，不知將來地獄中
何處著他哩。

幸得我顧躍仙不是來做秋客，若是來做秋客的，豈不做了失
路之人！」忙忙坐轎回寓。蔣青巖和張澄江忙來相問，聽得恁般
說話，兩人都齊聲唾罵，祇得去回覆了華刺史，再作道理。

又過了兩三日，蔣青巖等三人坐在寓中，千恩萬想，沒個計較。
張澄江偶到門前門望，祇見遠遠一乘轎子，後面跟著三四個

小廝，走近前來。
張澄江細看那轎內坐的，卻是一個鬼眼愁眉、白鬚短項的老

頭兒，坐著轎子，竟進隔壁三四家一個大曹門裡去了。
張澄江問店主人道： 「寶店隔壁那個大曹門，是個甚麼樣人

家？」那店主人道： 「說起他的門弟來，到也好笑，祇是他一時
的造化到了，遇著貴人看顧，十分炫耀。」張澄江道： 「他是個
甚麼人，遇著那個貴人看顧？」 （四十二）

「這位先生，請放手，大街上這樣不好
看。」孟虎態度一派閒適輕鬆，聲調和
緩，沒有絲毫急躁，也沒有動氣。

曾瑪俐打電話討救兵，俞宇堂剛好去
拜訪大客戶，她祇好打電話給孟虎；孟虎
立即丟下手上的要事，飛車趕回新店。一
路上，曾瑪俐透過電話跟孟虎大約講了事
情的來龍去脈。

「你是誰？」林士峰怒問。
「他是我男朋友！」她急急地說。

孟虎鏡片下的銳利眼神像是要穿透林
士峰的心思。 「請放開她。」他加重語氣
再說一遍。

林士峰總算冷靜了下來，他放開了崔
幼晴的手腕。

崔幼晴連忙跑到孟虎身後。
「妳別騙我，他不是妳男朋友，我才

是妳男朋友！」林士峰惡狠狠的說。
「他不是！你別相信他的話。」她對

著孟虎澄清，就怕孟虎有所誤會。
「我知道他不是，瑪俐都告訴我了。」
「原來是瑪俐叫你回來的。」有孟虎

在，她安心了。孟虎雖然沒有精壯的體
格，但他身上所散發出來的氣息，卻有著
不怒而威的氣勢。

孟虎拍撫她的肩膀，要她放心。 「妳
想和這位林先生說話嗎？」

「不想，一點都不想。」她臉上還有
微微的懼意。

「林先生，很抱歉，請別再嚇我女朋
友了。」

「我喜歡她，非得到她不可！就算她
有男朋友，我還是不會死心的！」林士峰
像在宣示所有權般的說得斬釘截鐵。

一輛黑色福特急停在藍色裕隆後面，
副駕駛座先跳下了曾瑪俐，而從駕駛座上
下來的是高大壯碩的王光陽。

「光陽、瑪俐！」崔幼晴喊著他們，
看到這麼多的靠山，她的恐懼感頓時消散
無蹤。

王光陽走到崔幼晴
身邊和孟虎一左一右的
保 護 著 她 。 「妳 沒 事
吧？」

「差點有事，現在
沒事了。」崔幼晴心有
餘悸的說。

林士峰沒想到一下
子會出現這麼多人，在
討不到便宜的情形下，
祇 能 摸 摸 鼻 子 先 走 再
說。

「幼 晴 ， 我 先 走
了，我永遠愛妳，妳一
定要給我機會。」臨走
前 ， 林 士 峰 還 不 忘 宣
示。

「我 還 沒 開 始 開
罵，他怎麼就夾著尾巴
跑了？竟敢從我這裡套
出妳的電話和住址，這
個死王八！」曾瑪俐指
著林士峰的轎車尾巴，愈想愈生氣。

「我們先上樓再說。光陽，你去幫我
把車子停好。」孟虎剛剛沒有熄火就直接
下車，車鑰匙還留在車上。

崔幼晴才跨出一步，卻顯得有些腳
軟。

孟虎見狀，連忙扣緊了她的腰。
「怎麼了？」他擔心地問。
「沒事，一下子把勇氣用光了。」崔

幼晴拍撫著急跳的心臟。
孟虎扶著崔幼晴一步一步往上走。她

讓他扶著，沒有綺麗的幻想。
崔幼晴擔心的是：躲得過今天，以後

呢？
「哇！」

湛藍海、艷陽天。
崔幼晴看著映入眼簾的海景，打開車

窗迎著海風，忍不住放聲大叫 （二十四）

當時，聽得他那樣說，祇當他是在盛怒之下
的語無倫次。可是現在想來，他真有這樣的能
力。

祇要他能收集到李白的記憶（把李白的魂魄
招來），移入任何人的腦部，那麼，這任何人，
就是活的李白，會 「鬥酒詩百篇」，會 「長安市
上酒家眠」！

他不是說著玩的，他真有這能力。
我張大了口，白素向我望來，我苦笑，聲音

乾澀： 「他成功了，費力醫生成功了！他的成
功，超乎我們的預料，他真的成功了」

一時之間，人人都沉默，不出聲。各位一定
也注意到了，在我記述的許多故事之中，很少有
如今這樣的情形出現。

通常的記述程序是；發現了不可解釋的怪
像，逐步探索，怪象的形成，總有原因，也由特
定的人引發或制造出來，在真相被一步步揭露的
時候，那個特定的人，總會在場，而且更多的情
形下，就是由這個特定的大，作為真相的最後揭
露人。

可是這次不同，當我們已經通過假設、推
理，達到了完善的結論，整個異像，可以說已經
「真相大白」了，但是 「特定的人」費力醫生，

卻並不在場！
所以，在沉默了片刻之後，良辰美景、胡

說、小寶都叫了起來： 「還等什麼？」
他們叫 「還等什麼」的意思，自然是說還等

什麼、還不快去找費力醫生？一切全是他製造出
來的，他已經掌握了招魂的能力，巳經招來了明
朝建文皇帝的魂，也招來了流寇皇帝李自成的
魂！

他不但招來了魂 而且還把招來的魂，移人
了人的腦中，使得古人復活！

而且，他這方面原能力，一定已到了相當高
深的程度，因為他盛怒之下，也不忘誇口，說是
可以給我一個 「活的李白」！

有了這樣能力的一個醫生，就在我們附近，
我們分析所得的結果如此驚人，自然早見到他一
刻好一刻！

隨著 「還等什麼」的叫聲，良辰美景已經一
擁而出，她們的車子就停在不遠處，立即又聽到
了她們上了車。

按響車號，催促他人快一點的聲響。
我匆匆向白素作了一個手勢，也緊跟著追了

出去，來到了她們的車旁，喝道： 「等一等，我
們要一致行動！」

良辰美景雖然性急，但看到我神色凝重，倒
也還忍得住。

這時，溫寶裕、胡說兩人也奔了出來，我
把他們安排在良辰美景的車子上。

溫寶裕急道： 「快點去！費力醫生可能知道
自己的事被人知道了，會生意外……逃走或者是
把一切都毀掉！」 良辰美景齊聲叱道： 「你
胡說什麼？他在做的事又不犯法，為什麼要逃？」

溫寶裕眨著眼，我看白素和梁若水也走了
出來，我們一起上了梁若水的車子，和良辰美景
作了一個手勢，她們的車子疾駛而去，梁若水忙
駕車跟在後面。 （九十二）


